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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陕西安康人周末读书会开启志愿服务模式

记者从安康图书馆了解到，从2016年11月5日起，“安康人周末读书会”走向自助运行，成为安康市图书馆的第一个志愿服务团队。
[image: http://7565287.s21i-7.faiusr.com/4/ABUIABAEGAAg2LX4wAUo1PCajQEw7gM4ugI.png]“安康人周末读书会”创建于2015年10月，坚持每周六上午集体约读、分享、交流，拥有会员过百人，是“书香安康”建设的一支主力军。为了加强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安康市图书馆面向社会组建“书香安康促进会”，使“安康人周末读书会”率先成为“自愿参与、民主管理、自主运行、社会公益”性质的志愿者团队。
 经过民主推举，产生了团队领导班子，会长朱焕之，副会长方琛、王文林、李波，秘书长汪海玉，副秘书长刘全平、朱瑛、吴兰、唐纪创；同时选出了会员部、阅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
[image: http://7565287.s21i-7.faiusr.com/4/ABUIABAEGAAg-bX4wAUozPz3qAIw7gM4xgI.png]经团队推荐，市图书馆研究，聘请田尔斯、许华、姚维荣、曾德强、璩勇为顾问。朱焕之会长表示要积极发动社会人士加盟，努力提升志愿服务水平，为建设书香安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浙江☆
聚会分享阅读体验 交流碰撞思想火花
——民间读书会悄然流行
2015年7月5日下午，一场有关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人在欧洲》的读书分享会在市区东瓯智库心工场举行。这是吴晓波温州书友会的第十期线下活动。
都说读书是私人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将私人阅读变成公众分享。在温州，除了吴晓波温州书友会这种类似主题分会性质的读书会之外，还有私人发起的民间读书会、机构发起的专业读书会以及以品牌为中介发起的读书会等形式。
读书会聚集了一批爱书人，试图将流行的网络碎片化阅读向深度阅读转变，将私人阅读的愉悦转化成集体阅读的快感，搭建悦读“朋友圈”。
线上因人结识，线下因书结缘
从事外贸行业的邵华平非常喜欢财经作家吴晓波，去年，她特意跑到杭州参加了吴晓波杭州书友会的线下活动。这个书友会由《吴晓波频道》发起，全国60多座城市均有分会。只要当地尚无吴晓波书友会，粉丝就可以在吴晓波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起申请，频道将进行该地书友会QQ群或微信群的推荐，当地粉丝即可加入其中展开线下读书活动，以班级为概念，发起者可以选定班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人选，是一种线上结识线下相聚的模式。
邵华平说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加入吴晓波书友会的温州人，想在温州成立吴晓波书友会的她顺理成章成了该会的“班长”。吴晓波温州书友会（QQ群号：384122833）第一次活动于2014年8月15日举行，当时会友已经有30多人，如今已经发展到近百人。 
十期活动下来，除了大家比较偏好的财经类题材之外，还涉及大众心理学、历史学、传记、人文社科类等书籍，如《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著）、《人类群星闪耀时》（斯蒂芬·茨威格著）等。
对于邵华平来说，学生生涯里，从来没当过班干部，不觉得自己有组织方面的能力，但对书友会，完全是出于对阅读的爱好。提到读书会是否因个人热情而状况不稳定，邵华平说这个书友会有一个优势，如果自己分身乏术或热情消退，可以跟吴晓波频道提出辞职，推选其他会员担任班长，继续举办下去。让她欣喜的是，读书群不断有新人加入，而且还有人因此相识相恋，“这也是一个因阅读而聚在一起的社交平台”，邵华平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阅读这样简单的初衷走到一起。
阅读为主，构建文艺综合平台
与吴晓波读书会不同的是，“慢读书”（微信公众号：Mayreading）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温州民间读书会。发起人为温州中学的语文老师李铮铮和她的两个同事及在温州大学任职的嫂子。说起这个读书会名字，李铮铮说：“现在，大家太讲究效率了，读书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慢慢来。”她认为读书虽然是私人的事情，但交流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阅读是一种相遇。
“慢读书”从2013年11月30日开始第一期活动，从最开始每月定期的“慢读书”（进行文学的鉴赏、讨论，形式基本上以一本书+一个诗人）之外，后来形式渐渐丰富，又陆续补充了“慢讲座”（书友分享音乐、摄影、美术、旅游等方面想法，不定期）。目前，“慢读书”已推出23期，最近一期为上周六在市少儿图书馆举行的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等待》评析会，此前曾讨论过博尔赫斯、余秀华、毛姆、朱天文等人的作品。
读书会的群目前已发展到95人左右。言及困难的部分，她表示最大的难处是场地，不过很多会员及热爱文艺的朋友也帮了不少忙，近期最常“驻扎”的场所是学院路BOBO咖啡馆，老板许蒙爱会将一切打点好，前期还借用其他地方。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来，互相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发起机构多样化，形式不拘一格
如果说像邵华平、李铮铮这样因个人爱好发起的读书会面临场地等困难，一些机构设立的读书会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籀园读书会是市图书馆发起的，6月28日，籀园读书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了第54期活动，担任主讲嘉宾的是两位刚出新书的温州新作家——女作家白新华和夏海霜，在现场畅谈各自文学创作过程和心得。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1.jpg]据介绍，出于“有读书就有分享的需要”，籀园读书会每月举办一期，目前共有300多位会员，每期固定会员有四五十人。读书会分为“对话文学、作家面对面、直面教育、品读生活”四大主题，每期都会请一位温籍知名人士当主讲嘉宾，这也是该读书会的一大优势，比如作家戈悟觉、王手等人就是常客。
而一些颇具有文艺气质的品牌也发起各自的读书会。像一鸣旗下的茶叶子品牌沁璞（微信公众号：QPtealife）就针对公众号粉丝不定期推出读书会活动。
艾美读书会也是由艾美梦想吧于去年年底发起成立。6月28日，艾美读书会（微信公众号：AMD1903）举办了新一期读书会，主讲人是肯恩大学图书馆馆长Charles J Greenberg ，这期读书的主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虽然这次参加的人数只是20人左右，但是这场读书会显得很高端，全程全英文交流，原汁原味分享读书心得。
艾美梦想吧聚集一帮爱交友有梦想的年轻人，常年推出分享会、读书会等一系列活动。其中读书会有中英文两种形式，中文读书会每周一期，英文读书会一个月一期。目前参与过的读书会的成员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中坚分子，几乎每期都来。
求共鸣也求不同 更新知识激发创意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多次参加读书会的小美（化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流、创新可以激发活力，而读书会恰恰是一个增长知识、交流思想的有益平台。
谈及举办这样一个读书会的收获，李铮铮表示，每一次交流都非常幸福，一是求共鸣，二是求不同。前者因为遇到同道中人，互相激发灵感，有抱团取暖的意味；后者是因为大家来自不同行业有不同学术背景，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读。她认为读书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邵华平印象最深的一次收获是讨论《乌合之众》的那期书友会，书中对集体心理所带来的幻觉机制进行深刻的阐述，“群体永远漫游者无意识的领地”“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她认为对一本书的讨论、反思和新观点新角度的解读，更能提升阅读的品质。
“我们这里是一帮有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大家玩头脑风暴，或许能碰撞出一些创业的点子或者集结志同道合的创业团队，我们现在手头的一些创业项目就是在这些主题活动里产生的。”艾美梦想吧的负责人啊凡则这样说道。
“从个人阅读到群体阅读，已成为一种趋势。”一位经常参加读书会的老师认为，在略显浮躁的温州，读书是从物质转向精神的一种诉求，她相信，“读书会就像多棱镜，

每个面都是彩色的，折射并扩散出阅读的美。”

☆深圳☆
民间读书会兴起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2.jpg]有这样一群人，近年来一直活跃在人们视线里。他们或三五人，或几十人，因为相近的阅读兴趣、阅读目标等常常相聚在一起，他们可能是成功的企业家，也可能是某个行业的精英白领，还可能是带着幼年孩子的妈妈或还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等等。
他们因为一个一个小团体，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这个“团体”就是近年来，活跃在各大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读书会。这些自发的民间读书会的蓬勃兴起，成为一种新时尚。
蓬勃发展的民间读书会
如今，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各大城市里，自发组织举办读书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风潮。
这些以抱团读书为目的的民间读书会，有的是以学术文化为主题，有的是女性意识为主题，还有的是亲子阅读，有的是社区阅读，有的是社会贤达的阅读等等。
在这种共同阅读的氛围里，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海，目前就有大大小小的读书组织3 万多个，小有规模、较为知名的读书会也有近百家。而在北京地区，活跃度较高的读书会高达150 家左右，在这些小有规模的读书会里，成立3 年以上的读书会就占据了半数。
要说规格最高的，当数商界大佬任志强和王巍牵头组织的“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几年下来，金融博物馆读书会不仅口碑良好，而且越办越好，读书会在企业家圈子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诸如马云、柳传志、俞敏洪、史玉柱等这些响当当的企业家名人都是这家读书会中的一员。
还有一些传统媒体人也纷纷加入筹办读书会行列，比如由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张志勇牵头发起的大象读书会，虽然该读书会成立仅半年时间，但也已小有规模，参与或关注的群体在不断壮大。
除却个人，一些出版机构也是筹办的读书会的主力。比如像贝贝特出版公司的“理想国文化沙龙”系列，将贺卫方、秦晖、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贾樟柯、张大春等“意见领袖”邀请过来，让他们去描绘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图景。
这些读书会形式也各具特色、内容丰富，既有经典导读，也有圆桌对话；既有中国古籍，也有英文图书；既有和作者面对面，也有专家讲座解读，还有亲子活动大带小。
其实，读书会并不算新鲜事物，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读书会借助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使各种读书会有了新的特点。
“青番茄”、“大象读书会”、“途漾”、“翻书党”、“荒岛图书馆”、“众阅读”、“拆书帮”……这些都是一些读书会的名字。这些读书会或者活跃在豆瓣里，或者活跃在QQ群、微信公众号里。
和这些活跃的读书会数据相比，也有不少国人“吐槽”当前社会面临阅读危机、阅读环境差等问题。前一阵子，有一组数据颇让国人震惊，说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中国人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连一本都不到。
后来又有新数据“辟谣”，说北欧国家人均年阅读量达到24 本，而中国年人均阅读量仅为6 本。这些数据的精准率多高姑且不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读书热时代已然逐渐冷却。
欣慰的是，虽然一部分人在“逃离”，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借读书会“回归”，随着读书会成立的数目不断地向上跳跃，“共同阅读”正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压力保障”下的阅读需求
读书原本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入读书会表现得异常踊跃，这又是为何？
　　“通过读书会，我最大的感受是，阅读变得不再是我单独的事情。而且也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拓了精神生活的空间。”提起加入读书会的初衷，朋友董艳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从事财经领域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平时对财政、金融、法律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非常重要，但这些内容不似小说、散文等书籍易读，如果自己一个人读，可能惰性比较高，如果能在读书会里大家一起阅读，就会相互促进，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的确，不少参与读书会的人感叹，当一己之力无法抵抗“碎片化”的侵蚀之时，读书会反而成为一种自我觉醒、自发萌生的聚合力。
“群体阅读是一个相互激发和成长的过程，就像爱因斯坦年轻时每周末都要与朋友聚会讨论物理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最初就是由读书会演变而来的。”董艳说，相比个人阅读，群体阅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董艳看来，当读书这种私人行为与读书会强调的分享、开放和反思精神结合时，可以有效地提升阅读的品质。
当前，对于不少参与者来说，读书会的形式，俨然成为“一种制度保障和压力保障的读书生活”。而一旦持之以恒之后，在提升功力和开拓视野上，读书会表现出了惊人效果。
“让人和同类人相遇”，这大概就是读书会能够得到空前增长和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读书会兴起的缘由，据一位参与读书会筹建的80 后小伙张乔表示，中国人历来有爱读书尊重读书、人的传统，读书会的兴起也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文化复兴。
另外，张乔还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和销售额逐年上升， 但由于目前图书出版门槛太低，造成图书市场供大于求，且其中低端产品太多，平庸之书泛滥成灾。如现在的畅销读物里究竟有多少是值得人们阅读的书？“读书会的好处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通过各自对阅读的分享，可以收获一些高质量的书籍。”
“其实读不读书，固然是个人选择，但又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它还会受到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位从事读书会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
从大环境上来看，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足的时代，人们由于选择上的限制，不能选择很多的消费内容，而这种时候，阅读就成为人们的一种自然的文化选择；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文化选择，阅读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上述专家认为，读书会的兴起，或将能够改变当前人们对阅读疏离的现象。“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是一门大学问。如何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业余生活，参加读书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经济投入小，精神回报大。”
读书会里蕴含的商机
读书会的盛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不简单是其社会价值的公共属性这么简单，还有读书会蕴含的巨大商机。
“无论是大佬还是草根自媒体们，当前，都在探索这其中的商机。”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由于读书会的高黏度，成员之间的高信任度，这当中，有许多商机可以挖掘。
读书会的商业机会何在？业内人士说，促进品牌建设推广即是商业。事实上，从读书会赚到钱的案例已经不少。
以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起的波蓝狮子读书会为例。吴晓波的读书会主要面向高端商业人士，旨在做最好的商业阅读，目前拥有会员超过5 万人，其中的付费会员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年交2000 元至10000 元不等的会费，读书会每月给他们配3 至5 本书，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与书有关的活动机会。据知情人士透露，该读书会运营不到一年即实现盈利。同样实现盈利的还有“总裁读书会”等等。
“读书会里的还有生意”，不少人感慨，精益阅读的同时还能赚钱，可谓两不耽误，两相促进。
实际上，蕴含商业价值的读书会不仅局限于线下读书会，还有线上读书会。目前，大多数读书会基本上是以“线上组织、线下活动”的模式在运营，线上读书会的发展无疑带来了更多商机，尤其是微信公众号的发展带来的新机会。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申音和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公众号，瞄准的正是这样一个互联网读书会的市场。据了解，目前其视频与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已经颇具规模，并且成功实现了付费会员制，5500 个会员名额只用半天就已售罄，轻松入账160 万元。
尽管读书会蕴含一定的商业价值，但也不少人士呼吁，读书会的初衷是传递正能量，让更多的人回归阅读，不能过度功利，如果过于商业化，或者操作不当，必然会伤害读书会的纯粹气氛。
对此，成都一家读书会的创始人张晋晋感慨地说，“正如微信朋友圈，原本是一纯粹的熟人社交网络，但是卖东西的信息过多过滥，就会伤害了这个社群的美誉度。读书会如果过于急功近利，也许会遭遇滑铁卢。”
可持续发展还需扶一把
随着读书会的迅速发展，民间阅读组织的可持续性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如何把读书会当成一个可持续性的事业来发展，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可能是我现在考虑的最多的问题。”一位读书会发起人接受《中国民商》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前的民间读书会发展来看，多数民间读书会主要依赖发起人及活跃参与者的热情，缺少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其中，资金是这些民间读书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一些读书会的日常花销多数是大家自愿众筹，或者是创始人自讨腰包，买书等费用则由成员们共同出资。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要想提升活动的品质，还是需要稳定充裕的资金作为支撑。”上述发起人告诉记者，举个例子，读书会如果组织线下活动，那么，至少需要有一个场地，除了少数读书会有固定场地外，多数民间读书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地。“举办读书会一般会选择咖啡馆和茶馆，地址并不固定，目前，采取的也是AA制的付费模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面临太多困难，不过，如果想请一些嘉宾参加，提高交流的质量，就会力不从心。”
目前，在资金及调动资源方面，做得好的应该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任志强曾经一掷千金把金融博物馆读书会办公楼按照“央视标准”改造为演播厅。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任志强这样的大手笔，对一般普通大众的读书会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可复制意义。
如何能继续激发民间阅读的热情，使得民间读书会的蓬勃兴起并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对此，业内有专家提出，推动“全民阅读”，政府或可帮扶一把。
不久前，多位学者纷纷为民间读书会的发展支招，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常庆就建议，政府不仅应该鼓励发展读书会，还应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机制，对一些发展较好的读书会给予一定支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芬兰、瑞典等国家的做法。
在深圳，扶持民间阅读组织已被纳入地方立法的范畴。去年底，全国首个全民阅读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专门提及， 政府应对在全民阅读中有突出成绩的社会组织、企业进行扶持和奖励， 对其开展的公益阅读活动提供场地、资源和经费支持等， 并提出要建立全民阅读基金，资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扶持民间阅读组织。
深圳后院读书会会长王绍培曾表示，民间读书会要长期坚持下去，最好能通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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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群超过14万，遍布海内外13个城市及地区，被联合国授予“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特别奖”……这份闪亮的成绩单所描述的正是一家全民阅读推广公益组织——嘤鸣读书会。
近年来，随着全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像嘤鸣读书会一样的阅读推广组织正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7月30日上午，“红沙发”访谈现场邀请三位阅读推广人，和读者分享目前国内阅读推广的发展情况和前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嘤鸣读书会会长赵健是一位典型的“90后”。创办读书会时，他还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谈起创办嘤鸣读书会的由来，他自己都觉得很偶然，这缘于一次全国大学生图书馆的借书比赛。“当时我代表母校图书馆去领奖，我们学校图书馆是那年借书最多的。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原本以为大学生在图书馆中读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很多青年的阅读习惯并不好，没有持续、良好、独立的阅读习惯。于是我心生念头，想改变这一切。”
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赵健立刻开始动手。当他在图书馆的《诗经》中看到一句“嘤其鸣矣，等其友声”时，嘤鸣读书会的名字油然而生。从此，嘤鸣读书会如同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了无数读书人的热情。“我们觉得读书会就是引导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尝试一种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让更多青年人学会思考，同时发现问题，并且尝试用青年人的创意和独到的想法去解决问题。”
在赵健看来，读书是一种私人的行为，或者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读书会更多强调以书会友。嘤鸣读书会里更多强调的是三个关键词：读书、读人、读城，邀请更多年轻人在读书会的平台里一起阅读图书，阅读有趣的人，同时阅读脚下这座城市。他们所强调的是“大阅读”的概念。
鹿城读书会会长阎丽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她同样是因爱书而投身于阅读推广。“我本人经营瑞德书店20多年。阅读推广我们坚持了23年，瑞德读书俱乐部走过了十几年，后来借助鹿城读书会，通过线上线下做读书分享，进行文化交流。”阎丽介绍，鹿城读书会于2015年8月成立，虽然运行不到一年时间，但已经举办线上和线下20多场活动，本土作家诗文作品朗诵会、诗文与小提琴朗诵音乐会等活动内容都有涉及。诗文和音乐围绕一个主题互相映衬，互相诠释，再辅助现场表演艺术家深情的朗诵，在打动人心的同时，更带动了全民阅读。
形式再多样，仍需以书为核心
随着全民阅读的推广，民间读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他们也逐渐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阎丽介绍，近年来，包头成立了许多读书会，如：妈妈读书会、夕阳红读书会、最美读书会等。读书会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共同举办活动，对包头的阅读推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我在上大学之前，来自江苏农村。我知道，即便是中国最偏远的乡村，也是非常重视阅读的。除了柴米油盐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心灵和价值的追求，这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实现，读书会则是其中一种促进阅读习惯养成的方式。”赵健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分享给与会听众。
　　越来越多样化的阅读活动，让读书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探讨与思考。赵健认为，虽然读书会的兴起是好事儿，但是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形式可以多样，但读书会还是要尊重读书、还原读书本身。就像北京一起悦读俱乐部创始人石恢所说：“无论形式多么丰富多彩，但不以读书为核心的读书会追求都不值得提倡。”
以书会友，从读书人到推广者
读书会除了读书，还有很重大的功能就是“会”。石恢认为，这个“会”代表着相遇和相聚。在以书会友的前提下，相遇和相聚的功能是读书会的核心吸引力。让所有参与者对书本身产生兴趣，从而扩大自己的精神空间。
在访谈现场，赵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读书会里由读书人转变为阅读推广人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东方航空公司的空姐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读书会，之后爱上了这里，经常带着同事们一起来参加读书会。可是因为工作原因，他们的生活并不规律，为了能够更多地参加读书会，他们在南京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读书会分会。在航空公司，他们发起所有空姐、空少每个月读一本书的活动。最初凭兴趣来参加读书会，现在这位空姐已经变成了阅读推广的组织者。赵健介绍，读书会里这样的成员不胜枚举，由早期的听众、读者、参与者，变身为现在的阅读推广组织者，大家都非常有成就感。
石恢对此也非常赞成。他讲道，参加读书会不仅要自己读书，同时为了组织活动，就要对同类图书进行深度研究，同时读书会采用领读人轮换的方式，领读、总结、发言。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参加读书会后，在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读书会不仅能会友，还能荐书。阎丽认为，读书会有两大作用：一是以书会友。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在读书会上分享，不仅可以得到大家的指点，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二是分享。就本土作家而言，有时写了一本书后或许只能在一个小众的范围内传播，而借助读书会这个大平台，通过书友们的分享，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爱上这本书。“读书使自己心灵愉悦，快乐自己，快乐他人。”阎丽说。
不仅如此，鹿城读书会还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军营、进书店和图书馆的“七进”活动，推广阅读，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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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聚书吧读书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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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慨阅读危机、阅读环境差的时候,一些人正在默默地播撒读书的火种,“民间读书会”便在传播阅读中发挥了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读书虽然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当这种私人行为与读书会强调的分享、开放和反思精神结合时,则可以提升阅读的品质。
民间生长的阅读力量——　一个读书会的建立过程
闫常委刚刚“荣升”为“吴晓波临沂书友会”的班长。今年30岁的他在临沂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去年5月,吴晓波组建团队,开始了他的自媒体实验。作为铁杆粉丝,闫常委一直关注着吴晓波的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便是看看里面更新的文章。当他发现微信号上推出“书友会”栏目,鼓励各地书友组建当地读书会,开展线上线下读书活动的时候,闫常委想到临沂同样有不少喜欢吴晓波的书友。“通过交流,进行思想碰撞。”闫常委立即启动了他的读书会建立计划,此前,已有在公司组建读书会的经验。
报送的资料经吴晓波团队批准后,闫常委建立了QQ群,如今已经聚集了100多位志同道合的书友。线上交流了一段时间后,书友们提议建立一个线下的读书会,定期交流读书心得。5月16日上午,已经在虚拟网络上聊了很久的书友们,终于第一次见面,在一家咖啡馆里,“吴晓波临沂书友会”正式成立了。按照吴晓波团队为各地书友会设计的组织建设架构,发起人闫常委被推选为“班长”,其他几位书友会的热心人士则当选组织委员、学习委员、宣传委员、班长助理等。在首次读书会上,书友们确定了参加读书会的流程以及书友会的公约,公约既包括涉及书友会重要事项表决时的一人一票制,也包括一些书友参加活动的纪律:“书友要有建设性的表达,要包容和尊重每一位书友会的书友。”这些公约既在提醒书友重视在读书会上的发言质量,也提醒书友要懂得倾听与沟通。
在首次读书会上,书友们各自推荐了自己喜欢的书籍,闫常委发现书友们提到的书涉及领域非常广,除了经济类的书籍,还有哲学类、文学类等等。这也让闫常委有点犯难,因为读书会原本设想的定位主要是阅读分享经济、科技、社科类的书籍,而散文、小说等文学类的书籍,即便有书友平时爱看,也一般不作为读书会的主题。“下一步等人员扩大后,我们会在书友会中建立不同类型的兴趣小组,比如爱看文学的,就可以组建一个文学小组。”闫常委说。
22日上午,闫常委又一次在QQ群里发了首次读书会上书友们推荐的书单以及读书会实录,让那些没能到现场参加的人同样能够了解活动的情况,之后他又不忘提醒书友们记得下次读书会的书目《大败局》。“哪怕是同样的书,不同的人肯定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闫常委很期待一个月一次的读书会。
就在闫常委欣喜于读书会得到了吴晓波“点赞”的时候,在济南工作的王木木正为制作读书会标识义务忙碌着。王木木加入的“趁早济南读书会”已经组织了几次线下活动,但一些书友反映因为缺乏醒目的标识,常常找不到聚会地点。成员们便商定尽快制作出官方会旗,方式是时下流行的众筹模式,每人五元。“最近天天都在忙这个,耽误了不少工作的时间。”王木木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几个月前加入“趁早济南读书会”后,成了一名积极分子。
“读书会群里有三百多人,主要是20-35岁的女性。”王木木介绍,因为女性偏多,大家分享的书籍偏重青春文学,“也有心灵鸡汤”。在王木木的理想中,读书会除了要交流大家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交平台,“将有相同爱好的人聚集起来”。而读书会的确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王木木说,读书会已经发展了几个兴趣小组,比如“跑团”便是一些热爱跑步的书友们发起的,而“妈妈团”则是妈妈书友们组织的。
在济南,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木头读书会”,发起人代会令是一位媒体人,同时也热爱烘焙,在她的带动下,“小木头读书会”除了谈读书以外,也经常组织与烘焙有关的线下活动。
讲座票越来越抢手　高校读书会大众也爱听
如果说个人发起的民间读书会因为经费等原因,经常面临请人难、选址难等困难,省内一些高校组织的读书会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师生发起的“鹊华书院”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
山财大法学院前身是该院牟利成老师发起的“清源渠”读书会,面向法学院师生,每周开展一次。在读书会创立初期,便确定了“教师引领,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与贤者对话,与思想共鸣,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新学风”的目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柏拉图的《法律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经典名著先后成为师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探讨对象。在读书会的举办过程中,尽管不用为请不到高水平的嘉宾犯愁,但对一些学生来说,购书依然是个不小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院长宋焱和同事寻找赞助,为读书会购置图书。根据《山东财经大学报》报道,在去年9月举行的“鹊华书院”揭牌仪式上,一位企业家校友便现场承诺,将捐赠2015年春季学期的书院用书。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开办的“文学生活馆”,依托的则是该校文科一级教授温儒敏牵头的国家重大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主要关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文学生活馆”定期邀请高校老师、作家到山大做讲座,讲座面向公众开放。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锡文曾经在出席“青未了读书会”时说,既然主要是面向公众,有人提议院里将讲座放在校外,但她经过调研后得知,很多校外的嘉宾更看重“山东大学”的金字招牌,“对一些校外嘉宾来说,到山大办讲座是一种荣耀”。多位省内外重量级学者、作家陆续出现在“文学生活馆”的讲坛上,讲座的门票也越来越抢手。这个时候,谢锡文也越来越发现民间的力量,为了让更多没能到现场的人听到讲座,懂网络的志愿者主动揽下了直播的技术工作,一些长期从校外赶来听讲座的公众,则纷纷发挥自己的专长,调动自己的资源,义务办成了这件事情。
对大学生来说,读书会也调动了他们的阅读热情。本报记者曾多次到北京、上海的读书会采访,发现多数读书会的主角都是大学生。在北京这种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一到周末,新书发布、研讨会等读书活动散布在城市的各大书店和高校,爱读书的学生便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赶场读书会。而我省书店特别是民间书店发展相对滞后,以济南为例,多位学者以及喜欢阅读的读者都抱怨过好的民营书店太少。目前,济南的民营书店中,有一定读者基础的只有品聚书吧一家。
读书会坚持下来不能靠热情　政府有必要帮一把扶一程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了一句古语道出了读书会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流、创新可以激发城市的活力,而读书会恰恰是一个增长知识、交流思想的有益平台。
不过,从目前的民间读书会发展来看,多数民间读书会主要依赖发起人及活跃参与者的热情,缺少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以吴晓波临沂书友会为例,由于仍在初创阶段,现在的活动筹备等工作主要是“班长”闫常委在做。而一些读书会的参与者经常会为请嘉宾和选址发愁。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除了济南市园林局文联主办的“星期三读书会”可以借助泉城公园提供的固定场地外,多数民间读书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地。一位读书会发起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举办读书会一般会选择咖啡馆和茶馆,地址并不固定,采取的也是AA制的付费模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面临太多困难,不过,这位受访者也说,如果想请一些嘉宾参加,提高交流的质量,就会力不从心,“教授或者作家写了书,都愿意去书店做读书会,这是因为书店可以举行签售,但如果来我们这儿,从宣传效果来说,和书店差距太大”。
在资金及调动资源方面,目前做得好的应该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不过,考虑到这个读书会的发起人是任志强,以及他在读书会上的大手笔投入,对一般人来说,这并没有太大的可复制意义。
在目前各级政府鼓励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号召下,阅读已经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多位学者纷纷为民间读书会的发展支招,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常庆就建议,政府不仅应该鼓励发展读书会,还应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机制,对一些发展较好的读书会给予一定支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芬兰、瑞典等国家的做法。
在深圳,扶持民间阅读组织已被纳入地方立法的范畴。去年底,全国首个全民阅读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专门提及,政府应对在全民阅读中有突出成绩的社会组织、企业进行扶持和奖励,对其开展的公益阅读活动提供场地、资源和经费支持等,并提出要建立全民阅读基金,资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扶持民间阅读组织。当地一位主管文化的官员在受访时也说,民间组织思路更宽,资源更广,更多发动民间的力量,而政府在其中主要是起促进和引导作用。
深圳后院读书会会长王绍培则认为,民间读书会要长期坚持下去,最好能通过项目购买合作方式,“比如有社会担当的大企业有文化阅读方面的活动,如果与社会上的读书会一起合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更多的人读书。“读书会每次举办活动都能收到许多美文，收获快乐和友谊，找到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阎丽说。
目购买合作方式，比如有社会担当的大企业有文化阅读方面的活动，如果与社会上的读书会一起合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此外，除了资金外，缺人才尤其是优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是民间读书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很多读书会对发起人依赖性很强，一旦发起人热情减退或者无法投入足够精力，读书会就很难维持下去，此时，又往往难以找到替代者。



☆江西☆
南昌民间读书会 共话全民阅读


在2015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南昌席殊书屋内茶香浓酽，书香馥郁。散落在南昌社区、书店、校园和民居中的二十余家读书会、读书小组齐聚于此，交流经验，分享阅读，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南昌。
当晚，参与活动的读书会、读书小组分别介绍了自身的成立缘起和读书计划。礼步书社代表毛云峰介绍了中西经典会读读书会的相关情况，并以正在阅读的洛克《政府论》下篇加以说明，强调阅读经典与原典的重要性；无雨之城读书会负责人殷婉露与大家分享了读书会如何通过创新管理、丰富阅读内容、加强深度阅读等方式坚守这一精神家园……
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席殊书屋创始人席殊全程参与了当晚的活动，他说：“南昌拥有很多读书会和读书小组，但关注度一直不高。将这些散落各处的读书会、读书小组聚拢起来，并发展成立更多正能量的读书团体，















才能切实推动全民阅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高度评价这次活动。他认为，通过建立各种读书会、读书小组的具体举措来“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一条新思路，值得推广。
“而在美国、日本还有我国台湾地区，读书会都搞得很好，数量比较多，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读书会，而国内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读书会在国内还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北京、深圳做得相对不错。”该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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